
变性手术专家何清雳�张旅智摄�

本
文提及的易性。 者还，

走漫长的人生之路
，

为免去他

�她�们不必要的麻烦
，

皆随去真

名
。

这是一个隐秘
、

离奇
、

令人扼腕叹息的世界
。

许多个男人和女人
，

从花甲之年的老翁老抠到十

来岁的祖国花朵
，

从学识渊博的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

民
，
在痛苦

、

烦恼
、

绝望中挣扎
�

他们在医生面前长跪不

起
，
泣不成声

�“
救救我

，
我要变性…… ” 。

他们得了一种怪病
�

易性癖
。

什么是易性癖�简单

地说
，

就是男人想变成女人
，

女人想变成男人
�

明明是一种病
，

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
，
他�她�们

却被视作
“
流氓

” 、 “
道德败坏

” ，

甚至受到行政
、

司法惩

处
。

医学的进步
、

社会大环境的宽松
，

终于给广大易性

癖患者带来了福音
。
����年 �月

，

我完成了我
一

国首例

公开亮相的男性变女性的变性手术
。
����年 �� 月

，

我

再次大胆突破
，

完成了我国首例女性变男性的变性手
·

��
·

口何清渡

一个
、

性驾手
、
不专

�

家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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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亘�回�

术
。

里年来
，
我接触了大量易性癖患者

，
深人了解了他

�她�们的内心世界
，

并为之震惊�我感到
，

我有贵任把

我知道的写出来
，
以求得社会对易性癖患者的了解

、

理

解
、

同情和帮助
。

第一个公开亮相的变性人

世异女性手术史是从美国的马里欧
·

马丁诺开始

的
�

��邸年
，
他对一位嘴上没毛

、

乳房高耸
、

在女性世

界中生活了 ��年之久的修女
，
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嗓音

洪亮
、

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汉
，
在人类医学史上树起了

一块里程碑
，
地球上也因此产生了变性人这一新的群

体
。

揭开我国变性手术史的
，
则是一位极富勇气的易

性痛患者
，

他叫秦惠荣
。

����年春季里的一天
，
一位奇怪的就诊者来到了

我的诊室
。

说他是男人吧
，

他却长发披肩
，
一身女装

，
举

止妩媚 ，说她是女人吧
�
他却嗓音粗厚

，
喉结突出

。

进一

步的检查更让我吃惊
�

此人的男性生殖器官严重残缺
，

份育攀丸
，

仅有一小截阴茎
。

在我的询问下
，
这位病人敞开心扉

，
述说了自己痛

苦的病史
�

“
我叫秦惠荣

，

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
，

今年

��岁
。

在童年时
，

我是个典型的男孩
，
整天和小伙伴们

野在外面玩
�

可是进入青春期以后
，
我发现自己越来越

内向
，
不再喜欢和男孩们在一起

，

却对女孩的艳丽服装

产生了兴趣和向往
，

感到自己应该是个女孩
，
为自己男

性身份而纳闷
、

痛曾
。

高中毕业考上复旦大学外语系之

后
，

我的女性化
，
例向愈益严重

，
开始外面穿男装

，

里面

穿女装
。

外语 的师生们都比较新潮
，

也没人以我为

怪
。

“ ����早毕业分配前夕
，

北京一家军事科学单位

挑中了我
�

可是我觉得我有想当女孩的病
，
又喜欢穿女

装
，
不配当军人

，

就报名到云南一家大学去当老师
。

“
一到云南

，

我便迫不及待地将所有男装及男性用

品全部扔掉
，
买来许多女装及化妆品进行打扮

。

大学里

的同事们认为人各有所好
，

我又是从大上海来的
，
又是

搞外语的
，
对我也没什么责怪

。
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

����年那个圣诞节的晚上
�

“
那天晚上

，

我感觉烦燥
，
在无法自控的状态下

，

用

一片刮胡子刀片割掉了自己的双侧阴囊
。

当时大量出

血
，

被送医院住了 �天
�

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也觉得很

害怕
，

但当时我不觉得特别疼
，

心里还充满了胜利的快

感
。

可是
，

学校认为我
‘
道德败坏

’ 、 ‘
不宜工作

， ，

将我退

回复旦大学重新分配工作
。

亲朋好友也对我有看法
。

·

��
·

“
但我的病却仍在发展

。

几个月后
，

痛苦和烦燥又

一次驱使我自己动手切除了阴茎
，

便成了个不男不女

的人
�

不论是在生理上
，

还是在扮演的社会角色上
，
我

都忍受着极大的痛苦
。

请您一定救救我…… ”

听完秦惠荣的诉说
，

我明白
，

秦惠荣患的是种叫易

性癖的性变态疾病
。

医学辞典对易性癖的解释是
�

性别方面的心理变

态
，

患者深信自己是另一性别的人
，

强烈要求改变其性

解剖结构
，

为此要求做变性手术以使其性解剖结构符

合个人信念
。

人类对易性癖现象的注意和观察古已有之
。

但是

对易性癖现象的深入了解和研究
，
并取得重要进展却

是近四十年的事
�

����年
，

著名易性癖专家何欧尼格

将易性癖特征概括为经典性的四点
�

一
、

深信自己内在

是真正的异性 �二
、

声称自己是异性
，

但躯体发育并非

异性
，

亦非两性畸形 ，三
、

要求医学改变躯体
，

成为自己

所体会的性别�四
、

希望周围人按其体验到的性别接受

自己
。

后来
，

进一步的研究揭示
，

男性易性癖患者的特征

为
�

外表为男性特征
，

男性生殖器官完整 ，他们早在三

至四岁时就可出现明显的女孩兴趣和行为
，
到了青春

期及性成熟后
，

他们企图改变性别而出现自残
，

受痛苦

的折磨而进行自虐性伤害
，
甚至自杀 �为了缓和内心的

冲突
，
他们会偏爱女性打扮 ，当易性要求得不到满足

时
，

常极为痛苦
，
孤僻内向

，

不喜交际
，

充满内疚感
、

悔

恨感
。

对照来看
，
秦惠荣正是典型的男性易性癖患者

。

要不要给他做变性手术�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
。

过

去
，

我曾为一位因事故失去阴茎的病人再造阴茎
，

使这

位病人不仅结婚
，

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 ，我还为一位

结婚 �年
、

因先天没有阴道而从无真正性生活的石女

重建阴道
，

使她和丈夫从此拥有了美满的婚姻生活
。

但

象秦惠荣这样因患病自残而要做变性手术
，
我却是第

一次碰上
，
在全国也从未见诸于报道

。

虽然凭着自己的

经验
、

医技及参照国外文献
，
我有把握完成这一手术

。

但这一手术涉及到人的社会角色
、

道德伦理
、

心理卫生

以及社会规范等一系列复杂间题
，

必须慎之又慎
。

我和助手们详细了解
、

诊断了秦惠荣的病史和病

症
，

确认秦惠荣不是精神病
，

也不是同性恋
，

而是患了

严重的心理变态范璐内的易性娜
。

由于其自残造成了

严重的后遗症
，

若不及时施行手术
，

秦可能失去工作和

生活能力
。

同时
，

秦感荣是独身
，

改变其性别对社会
、

家

庭和他人均无直接的妨害
，
因此

，
我们从人道主义出

发
，

决定为秦施行变性手术
。



手术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和 �月 �� 日分两次进

行
。

第一次将残缺的阴茎切除
，
利用敏感皮肤改造阴

部
，

做成人造阴唇
、

阴蒂和阴道
，

尿道改植成女式
。

第二

次又为其做了一对手感柔软
、

均匀对称的乳房
，

同时作

了喉结切除手术
。

尔后
，

她又在妇产科专家的指导下
，

进行子激素调整等一系列治疗
。

至此
，

在经历了 �� 多

年困惑
、

躁动和痛苦之后
，

身高 �米 ��
、

体重 �� 公斤

的秦惠荣
，

终于梦想成真
，

从
“
他

”
变成了

“
她

” 。

同年 �

月底
，

她在给我的信中说
�“
我是幸运的

，

因为我遇到了

您
。

现在我感觉良好
，
不再有术前的那种紧张感

、

烦躁

感
、

优闷感
、

凄惶感和对生活
、

对前途的迷茫
、

失落
、

绝

望
�

在我眼里
，
世界已越来越色彩缤纷

，

美好又可爱
。

我

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
，

充满希望 �”

据了解
，

在此之前
，
我国曾悄然进行过 �例变性手

术
。

然而由于种种原因
，
手术后两例变性人旋即与医生

失去联系
，

如黄鹤飞去
，

杳无踪影
，

连手术效果如何也

不得而知
。

但是秦惠荣却以极大的勇气表示
�

愿意公开

自 己 的 一

切
，

让全社

会理解
、

帮

助我以及所

有还在受煎

峨的易性癖

患者
。

由此
，

秦惠荣成了

中国首例公

并龚相的弈
班健认

， ’ ‘ 、 、

哭泣的灵幼少

秦感荣

的变性手术

经新闻媒介

披露后
，

引

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
�也为那些饱受痛苦的易性

娜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
。

一时间
，

来信来电雪片似

地飞往一些以整形外科著称的医院
。

我们长征医院更

成了热点
，

我一共收到了一千多封信
，
而且每天还在增

加
�

来信的易性癖患者遍布全国除西藏
、

台湾之外的各

省市
，

香港
、

日本也有患者来信来访
。

最多的一个患者

一共写了 �� 多封信
。

他们中有教授
、

研究生
、

工人
、

职
�

最
、
医生

、

农民
、

战士
，

可谓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
、

各个

阶层都有
�

年龄最大的 �� 岁
，

最小的才 �� 岁
。

“
以前我从不敢对人说

”

－封封信都是宝贵的医

学资料厂救救我－封封信都是有着血泪史
。

刘建军是济南一个公司的推销员
，

今年 ，�岁
。

他

说
�“
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女人

，
从 �岁记事起就开始了

�

起初是偷穿姐姐的花衬衣
，

模仿女人腔调说话
。

高中毕

业参军时
，

偷偷买了女式服装
，

并把一些军裤改成女

式
，

借口外出躲在僻静处换上以满足心理的要求
。

复员

后变态心理愈益难以控制
，

常把刚发下来的工资一咬

牙买了妇女用品打扮自己
。

�� 岁那年
，

在父母督促下

我结婚了
，

下决心把以前购置的女式服装及化妆品全

部扔掉
。

可是
，

没过多久
，
旧病就复发了

，
乘妻子上班时

穿上她的衣服
、

乳罩
，
涂上 口红

，

戴上耳环
，

修剪眉毛
，

过过瘾
。

妻子发现后同我大吵大闹
，

搞得家里鸡犬不

宁
。 …… ”

王新安是福州一家工厂工人
。

今年 �� 岁
。

他说
�

“
自小我就整天和女孩一起玩

，

跳橡皮筋
、

织毛衣
、

裁剪

眼装等凡是女孩会的活我全会
。

�� 年前我进厂工作

后
，
没进过一次男厕所

，
没进过一次男浴室

，
不管春夏

秋冬都在家里洗澡
，
尿再急也要憋到家里或无人处去

解· �

… ”

令人吃

惊的是
，
来

信来访的易

性癖患着申

女拌占孚分

之一
，

且大

多 正 处 妙

龄
�

杨莹晶

是上海一家

公司的计算

机操作 员
，

今年 �� 岁
。

她诉说道
�

“
那是在上

初 一 的 时

候
，

随着女性月经的来临
，
我开始羞愧自己是个女性

。

我讨厌尖细的声音
，

讨厌女性的外表特征
，

更讨厌女性

特有的月经
。

到了乳房隆起的时候
，

我就死命束胸
，

还

尝试过用药物停经
，

睡觉时用砖头压住双胸但是做不

封
。

万般无奈的我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跪在地上
，

祈求

上帝把我变成男人…… ”

�� 岁的刘晖是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
，

她说
�“
我

恨父母
，

为什么生了我一个女儿身却给了我一个男儿

心� 我做梦都企望自己是个男人
。

每当痛苦得不能自

拔时
，

我就用刀一点点地划自己的身体
，

划得全身伤痕

累累…… ”

·
��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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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可怕的是
，
不少易性癖患者在痛苦烦恼难以排

遣
、

难以自控的情形下
，

采取了过激的自杀
、

自残行为
。

河南省 �� 岁的患者洪亮每当看到 自己的男性生

殖器官就痛恨
，����年春天

，

他一气之下
，

用水果刀穿

刺争丸
。

后因伤口感染住了半个月的医院
。
����年 �

月
，

山东一位患者在自残时用尖刀刺破阴囊
，

再用气筒

往里打气
，

结果形成全身性气肿
，

差点送了命
。

据我一年多前的统计
，

来信要求做变性手术的

���人中
，

有十多人自残
，

二十多人自杀过
。

起过自残

念头的有 刊 人
，

自杀念头的有 �� 人
。

自残
、

自杀的比

例如此之高
，

为其它疾病所罕见
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
。

有些父母不忍看到孩子在痛苦

中被毁掉
，
急切地向医生求救

。

南京一位易性癖患者的父母给长征医院的信中

说
�“
昨天

，

我在报上看到你们成功地做了一例变性手

术
，

顿时感到我们的孩子有救了
。

我们盼来了救星
。

我

抱着十二万分的激动心情
，

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
。 ”

东北一位年轻母亲为其尚年幼的孩子发来求救

信
�“
我有 �个女儿

，

大的 �� 岁
，

一切正常
。

小的才 ��

岁
，

却不同
。

她喜欢留飞头
，

穿军装
，
玩枪使棒

，

与男孩

子们结帮拉伙
。

常常吵着要做男孩
�

有次看见一个男

孩开档裤里的
‘

小牛牛
’ ，

伸手就去揪
，

说要揪下来安在

自己身上
，

揪得变了色也不松手
。

我告诉她安不上
，

她

很失望
，
哭着求我

� ‘

妈妈求求您
，
让我变成男孩吧�我

愿干重活
，
长大当军官…… ’

我们实在无法可想
，

恳请

您们救救我的孩午吧
� ”

遗憾的是
，

象这些有文化
、

有理智
，

能够理解孩子

的痛苦与不幸
、

体谅孩子苦衷的父母也属少数
。

更多的

家庭则大多对患病的家庭成员加以痛责
、

谩骂甚至殴

打
，
加深了患者的痛苦

。

浙江农村 �� 岁患者高贵根来

信说
，
他的亲朋好友都咒骂他

，

赶他出门
，

要断绝与他

的关系
。

他在信中说
�“
前天

，

堂兄建议父亲把我往死里

打
。

还有人建议在我前脚跨出家门时
，

家里人找出我的

衣服浇上汽油点嫌
，
给我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…… ”

读着这一封封浸透辛酸
、

血泪的来信来电
，

搀扶起

一个个长跪不起
、

泣不成声的易性癖患者
，

我们的心展

倾了
。

医生的天职和责任感撞击着我们的胸膛
，
驱使我

们继续探索下去
，
为易性癖患者寻求一条脱离苦海的

希望之路
。

具有世界水平的变性手术

����年底
，

一个 �� 岁的姑娘
，

拿着登有何清旅为

秦惠荣做变性手术消息的报纸
，

急匆匆从外地来到上

海长征医院
，

要求变为男人
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又四次往

返行程达 �万多里
。

陪她来的母亲几次下跪
，

一把鼻涕

·
��

·

一把泪地恳求
�“
救救我的孩子吧��

这位名叫李一妮的姑娘是外地一家宾馆的服务

员
。

她从小就象个野小子
，

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翻墉爬

树
。

父母发觉她太野
，
逼她和女孩子一起玩

，

她却总是

欺负别的女孩子
。

长到十三
、

四岁
，

她的个性更趋男性

化
，
理男孩头

，

穿男孩装
，

踢足球
。

此时起
，
她开始萌生

一种渴望－将来要成为一名男子汉 �随着年龄的增

长
，

她的这种渴望愈加强烈
，

内心也更加痛苦
。

在失控

的情形下
，
她先后 �次自杀

�

第一次服安眠药
，

昏睡了

�天后醒了过来
�
第二次服降压片

，

被抢救过来�第三

次是切腕
，
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医院缝合

。

但她一直没有

断了死的念头
，

直到象发现救命稻草似地读到了有关

我为秦惠荣施行变性手术的消息
。

我们对李一妮的病情了作了细致的研究
，

认为她

已处于一种严重的病态之中
，
如不及时对她作手术治

疗
，

这个病人将丧失工作能力
，

甚至会有性命之虞
。

在

李一妮写下手术申请书
，

并取得父母
、

单位
、

居委会
、

派

出所的同意手术的证明之后
，

我决定为李一妮施行我

国首例女变男手术
。

女变男的变性手术
，
较之男变女

，

要困难得多
，

是

一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变性手术
。

为慎重起见
，

我决

定手术分两步走
�

第一次手术在 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进行
，

为

李一妮切除了乳房和女性生殖器
�

手术很顺利
，

病人的

易性痔病得到了稳定
。

第二次手术在几个月后进行
，

魏

们在李一妮的下腹部制成了一个乒乓球板状的皮瓣
，

形成阴茎
、

尿道和阴囊
�

人造阴茎因有血管神经
、

血运

及其它感觉
，
几可乱真

。

通过一定时间的适应期
，
李一

妮现已能站着小便
�

李一妮回家后给我来信说
� “
我现在心里好开心

呵
。

痛苦与死亡 已离我远去
，

我要为新生活去奋斗
。

虽

然会有困难坎坷
，

但是
，

严冬已经过去
，

春天还会远吗

最近
，

我又运用自已创造的阴股沟皮瓣新法
，

完成

了第二例女变男手术
�

这样
，

加上以前完成的 �例男变

女手术
，

我们共成功完成了 �例变性手术
，

为我国整形

外科一个新崛起的分支－变性手术
，

积累了开创性

的珍贵的临床经验
。

可以说
，

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
�

从小心具其的试刀

到迈入国际先进水平之列
，
只用了两

、

三年时间�

变性之后

如愿以偿的秦惠荣
、

李一妮等变性人愉快
、

兴奋的

心情自不待言
。

但当他们走出医院
，
以另一种性别角色

重返社会之后
，

社会回报给他们的
，
又是怎样一种脸色

呢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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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惠荣手术出院后
，

在复旦

大学领导的关心下
，

住进了一幢

女生楼
。

尽管她是独居一室
，

但左

邻右舍的天然女子们对这位
“
不

速之女
”
颇有戒心

。

有几位还去校

长室提交
“
照会

” ，

愈欲
“
驱逐

” 。

校

领导含笑答曰
� “
秦已是女性

，
不

住女生楼
，

难道住男生楼不成�
”

自然
，
也有胆大的女生三两

天接触下来和寮混熟了
，

倒也相

安无事
。

秦大学同班的一位女生

留校任教
，

常与秦碰面
，

也不以为

件
。

让秦惠荣最伤心
，

是家里人认

为她给祖宗蒙羞
，
断绝了和她的

关系
。

尽管有一份吃香的外语专

长
，

但在手术后的一年多时间里
，

秦惠荣一直没找到工

作
。

一些原本很孺要外语人才的单位
，

一听其变性人的

身份
，

便遗之唯恐不及
。

后来
，

上海市政协主席
、

复旦老

校长谢希德闻得此事
，

伸出援手
，

方使秦惠荣找到了
“
饭碗

” �

现在
，

秦惠荣已改姓更名
，

只有单位领导知道

其变性人的身份
。

正因为如此
，

她准备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
。

她这样

用述写书的目的
�“
让全社会理解我以及所有还在受煎

熟的肠性娜患者
。 ”

再说说其他变性人
�

李一妮变成男人回家后
，
同事

们纷纷前来看望他
，

称赞他
“
好帅的一个小伙子

。 ”
单位

领导还允诺报销他数千元手术费
。

李一妮准备待身体

完全康复后即去原单位上班
。

我做的第二例
“
她

”
变成

“
他

”
后

，
已与一个姑娘谈起了恋爱

。

一位男变女的演员

变性效果非常好
，
目前已以女性身份正常演出

，

并参与

了电视剧拍摄
，
没有人对她的性别提出过疑义

�

顺利也罢
，

坎坷也罢
，

在易性拜患者中
，

这些变性

人是真正的幸运儿
�

这种幸运的机率
，

绝不会多于一夜

基富的股民
。

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
，

易性癖与其它性偏离症一

样
，

鲜为人知
。

患者得了这种病羞于启齿
，

旁观者也难

以接受
，
以至于前些年我国一本医学专著上说我国仅

见一例易性癖病例
�

但据国外的研究资料显示
，
易性癖

在男性中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
，
在女性中的发病率

为十三万分之一
。

据此推算
，

我国易性癖患者近一万

人‘ 而在他们之中
，

接受变性手术获得痊愈的仅数十

人
。

众多的灵魂在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下呻吟
�

他

们企盼，能够早日解除痛苦 ，
企盼着重塑性别角色

，

重

曰 手术正在篇张地进行

新开始生活
，
堂堂正正做人

�

云南一位患者哭求
�“
目前的痛苦生活巳使我无力

自拔
，

变性手术是我唯一的机会和希望了
。

恳求医生尽

快给我手术
，
如果拒绝的话

，

你们也许再也听不到一个

远在边疆的患者的哭诉了…… ”

江苏一个 �� 岁的小伙子说得更是辛酸
�“
如果你

们不救我
，

那我岂不要一辈子在性别的边缘上挣扎�我

请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好吗�就象在街上看见一只饿得

要死的狗
，

赏它一 口饭让它不死那样赏我一个我赖以

生存的
‘

性别
’
好吗�我已经不能适应男人的生活了

，

却

能做个好女人
，
可我为什么还是男人�

”

甘肃 一个 �� 岁姑娘从新疆一个边境收容所寄给

我一封用铅笔写在卫生纸上的信
�“
我是一名性转移的

女人
，

有很强烈的变性欲望
，

到过北京
，

不给我做变性

手术
。

又到上海找你
，

你偏偏出差去了
�

我失望了
，
看

到报纸上说瑞典可以做
，

我便来到新疆
，

想偷越国境去

瑞典
，

但被抓了…… ”

不少患者不断给我写信
。

多的已有二
、

三十封
。

东

北一位研究生说
�“
如果你不肯给我手术

，

我就给您写

一辈子的信�
”
有些患者甚至以死相求

�“
如果你们不答

应
，
我就来上海找你们

，

我一定要死在医院里
，
死在你

们面前尸个别患者则把手术费用也寄到医院里来
，
以

为这样就能迫使医生为其手术
�

翻阅数千封易性癖患者的来信和数十例就诊记录

可以发现
，
几乎所有的易性娜患者都希望早日手术

�

因

为他们确信
，
自己只有在做了变性手术后才会幸福

�

他

们遐想着手术后痛苦顿除
，

烦恼皆消
，

一切万事如意 �

想像着手术后新的性别带来的巨大快乐
。

这种想法令

他们激动
，

令他们陶醉
，
同时也令他们更加迫不及待

·
��

·



地
，

有时甚至是疯狂地要求手术
。

说实话
，

我很同情他们
。

他们在苦苦等待着
，

找寻

粉能够为他们施行手术的医院
，

其急切
、

焦急的心情就

象在辽阔无际的茫茫沙漠中
，
行走得精疲力尽宜已多

天摘水未尽焦渴难当的旅人
，

还在又绝望又不甘心地

寻找着水源
。

然而
，

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
，

我实在是爱莫能助
�

拯救更多的苦难者

每一个给我写信要求做变性手术的易性癖患者都

会收到如下复信
�

“
同志

�

您好�

为了给您保密
，

台头就不写了
，

想您会赞同

的
。

您信上所述的痛苦
，

我们深为同情和理解
，

希望您

安心工作
、

学习和生活
，

就地治疗
，

与疾病作斗争
，

自我

解脱烦恼
。

最近来信要求变性手术的人太多
，

有关部门不

同意开展此项手术
，

我们无法安排
，
概不接受

，

请谅
�

若

同样间题提出
，

亦不再回信
，

歉甚
�

如果您愿意
，

可将发病
、

治疗
、

家庭情况等等

来信详告
，
以利今后抬疗这类疾病的参考

。

请您
�

�
、

切勿来院
，

来了不接待
，

不收治
。

�
、

切勿自残
、

自尽
，

自找痛苦
。

若如此
，

亦不会

收治
�

�
、

切勿退学
、

退职
，

对自己不利
。

若如此
，
亦不

会收治
。

致

礼�

上海长征医院整容外科
”

这封信既亲切又冷酷
，

为此我没少化心思逐字逐

句地捉摸
�

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�因为
，

医学发展到今天
，

形成了成千上万种手术
，

其中最有争议的
，

也许就是变

性手术了
�

我个人也认为
，
目前变性手术在我国不宜推

广
，
必须懊之又慎

。

难题有三
�

不少人一听到易性癖就想到同性恋
，

其实两者有

粉明显的区别
� 。

同性恋患者的特点是在幻想或实际生

活中
，

喜欢与同性个体发生性关系
，

它是对别人的感

觉
。

而易性癖患者的特点是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困

扰
，
它是对自我身心的感觉

，
并不是一种性关系的方

式
。

但是
，

从众多的求诊来信中发现
，

有时候同性恋与

易性疥有交叉
，

有时难以判别
，

这样间题就变得复杂

了
�

此其一
。

易性癖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
。

原发性易性

癖是与生俱来的
，

占一小部分
。

大多数易性癖都属继发

性
，

它是患者受家庭
、

社会等影响后天产生的
。

一般来

说
，

对原发性易性癖患者可以放心施以手术治疗
。

对于

继发性易性癖者则最好采取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治

疗
，

同时辅以药物
。

如贸然施以手术
，

继发性患者有可

能发生后悔
。

但是
，

原发性易性癖和继发性易性舞的界

定
，
又颇费思量

。

此其二
。

其三
，

在西方国家
，
医疗部门特设有变性咨询机

构
，

由性心理
、

精神分析
、

内分泌
、

泌尿
、

整形
、

妇产科和

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
，
对要求变性的患者进行一系

列分析
、

检查
、

研究
，

然后再集体决定是否手术
。

这一系

列步骤显然是必需的
。

但是
，

目前我国尚无此专门机

构
，

大面积推广变性手术有可能出问题
�

因此
，

我们对变性手术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
。

在

通过一系列严格甄别确诊为真正易性癖后
，

患者在手

术前必须解决和考虑到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
，

诸如手

术后的工作
、

生活
、

经济
、

家庭组成
、

社会舆论等等
。

患

者还需有适应性准备
，

如 日常生活中试行异性行为及

角色 �至 �年
，

服用药物以取得心理平衡等
。

然后患者

还需提交各项证明
，

包括
�

个人申请
、

公安部门证明
、

精

神病院证明
、

居委会证明
、

父母兄弟姐妹证明
，

已婚者

还需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出具证明
。

最后再由医院报有

关部门审批
。

我想强调的是
，

我们这样做
，

为的是促进变性手术

这门新兴的
、

严肃的医学事业健康发展
，

使真正的易性

癖患者得到治疗
，

得到幸福
。

正因为严格按照原则办事
，

我们目前所做的 �例

变性手术全部成功
，
�个变性人没有出现任何反常情

况
，

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
，

与术前判若两人
。

我还想说明一下
，
我们做变性手术和国外搞

“
人

妖
”
完全是两码事

。

在泰国等国家专门挑眉清目秀的男

孩
，

给他们服用药物或手术
，

变成男不男女不女的
“
人

妖
， ，

用于色情业赚大钱
，

这反映的是这些国家的社会

阴暗面
。

而我们对易性癖患者做变性手术是为了治病

救人
。

所以
，

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
，

拨

出一定的经费
，

组成紧密的或松散的研究机构
，

加强易

性癖诊治及变性手术等方面的研究
、

协调和交流
，

加强

与国际易性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沟通
，

为更多的

易性癖患者解除痛苦
。

让我们分一点爱
、

分一点同情
、

分一点理解
，

给那

些易性癖患者
，

给那些在磨难中苦苦挣扎的灵魂�

�新华社记者 陆斌 整理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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